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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振氏
吾國家庭，就教導子女而言，影響子女最大者，不在父親，而在母親，試觀史籍
所載教于有成者，以賢母最多，而賢父為少。蓋因吾國自古以男子治外，女子主內，
子女成長，與母親關係至為密切，母親賢否，影響子女將來至深且巨之故。
古史之中，若簡狄之生商契，美源之生周環，其傳說雖屬神話，然其教養其子，
使其各成其德，似應無庸置疑。
其後，太任之於丈王，太似之於武王，亦無不以賢德著稱，而孟子之母，斷織以
教恆，岳飛之母，刺字以勸忠，其賢明之行，更屬為人周知之事。
它如孫叔赦之母，以叔赦投埋兩頭蛇，因教之以積德為善，柳仲昂之母，和熊膽
為丸，令仲里~D爵薔以勵勤苦，歐陽修之母，畫荻以教字，蔣士銓之母，鳴機以課讀，
亦皆為人所讚美之懿行。
考史書所載，凡為賢母者又多為賢妻。凡能教于有成者，又多能輔佐其夫，使其
德業恢宏光大。若周太王之太姜，周文王之太似，漢明帝之馬皇后，唐太宗之長孫皇
后等，蓋無不屬吾國歷史上下教其子，上助其夫，賢妻良母之最佳楷模也。
吾國古文作家，向以唐宋入家著稱，而入家之中，蘇氏父子，竟佔其三。考蘇氏
父子之所以有此驚人成就，固由其先天秉賦，後天努力所使然，但與蘇母程太夫人聰
明有識，畢生辛勤，上勉其夫，下教其子，使其父子為學，務底於戚，亦不無極大關
係。因後人對夫人之為人，所知不多，而作者近與諸生講授東坡古文，介紹東坡家世
，適論及夫人，故特就當時文獻所載有關夫人之生平為人，愛加蒐集究考，詳為申述
，寫成此文，俾後人得以明白三蘇父子之所以以文學著稱於世，其來有自，並使凡為人
妻母者，亦知有所取法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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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夫人，姓程氏，眉山人，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。
司馬光蘇主乎有夫人墓誌銘云: I 夫人姓程氏，大理寺丞文應之女。」
歐陽修霸州文安縣主得蘇君墓誌銘云: I 君娶大理寺丞文應之女。」
其家人，除其父外，事跡多不可考。僅知其祖艾名仁霸，以仁厚信於鄉里，後為
攝錄參軍，曾以直盜之冤，解職，積陰德，福其子孫。
東坡書外曾祖程公逸事云: I 公諱仁霸，眉山人，以仁厚信於鄉旦。蜀平，中朝
士大夫，體遠宜，官闕，選土人有行義者攝，公攝錄參軍。眉山尉有得盜蘆Ii根者，
實喝而所持刃誤中主人，尉幸賞，以調聞。獄接受隊，掠成之。太守將錄囚，囚坐廳
下泣涕，衣盡濕。公適過之，知其冤，許謂盜曰: If汝冤童自言，吾為汝直之』。盜
果稱冤，移獄。公飯直其事，而尉，撮爭不已。復移獄，竟殺盜。公坐隊囚，罷歸。
不及月尉，撮皆暴卒。後三十餘年，公畫日，見盜拜庭下曰: If尉、接未伏，待公而
決。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，我叩頭爭之，曰不可以我故驚公，是以至今。公書盡今日
，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，即生人天，子孫壽祿，朱紫滿鬥矣。』公具以語家人，休浴
衣冠，就寢而卒。軾幼時聞此語，已而，外祖父壽九十，舅氏始貴顯，壽入十五，曾
孫皆仕，有聲，同時為監司者，三人，玄孫直學益盛，而尉、撮之子孫徵矣。或謂盜
德公之深，不忍煩公暫對可也;而獄久不決，豈主者亦因以苦尉，撮也轍。紹聖二年
，三月九日，軾在惠州讀陶潛作外祖孟嘉傳云: II'凱風寒泉之思，實鍾厥，心。』意悽
然悲之，乃記公之逸事，以遺程氏，庶幾淵明之心也。」
又知夫人有兄名禱，與明允仲兄換，同時登朝，其于正輔，曾娶夫人幼女，東坡之
胏，為妻。
東坡次韻正輔表此江行見桃花詩合注云: I 按正輔乃公舅程灣之子，公姊據之，
此時提刑粵中」。
李薦師友談記云: I (東坡)又曰: II'祖父嗜酒甘與村文糞闕，高歌大飲。忽伯
父封告至，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。 JI J
夫人十入歲歸於蘇氏，共有子女六人，其四人早亡，存者僅軾、轍二人。
司馬光蘇主得夫人墓誌銘云: I 生十入年而歸蘇氏......凡生六子，長男景山(按
「景山」為「景先」之直是〉及三女皆早夭。」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3
明允祭亡妻丈云: r 有于六人，今誰在堂?唯軾與轍，僅存不亡。」
又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: r 始余少時，父母俱存，兄弟妻子備兵， ......不知有死
生之悲。自長女之夫，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。......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。又一年
而長于死，又四年而幼姊亡，又五年而改女卒。至丁玄之歲，先君去世，又六年而失
其幼女。」
歐陽修霸州丈安縣主鴻蘇君墓誌銘云: r 生三于日景先，早卒，軾，今為骰中丞
直史館，轍，權大名府推官。三女皆早卒。」
程家富有，蘇家極貧。夫人放至蘇家，孝恭勤餘，從無富家小姐驕倍之態，是以
族人共賢之。
司馬光蘇主縛夫人墓誌銘云: r 生十入年歸蘇氏。程氏富而蘇氏極貧，夫人入鬥
，執婦職孝恭勤餘，族人環視之，無絲毫較早起驕倡可譏訶狀，由是共賢之。」
時祖姑猶在堂，年老，性嚴苛，家人服事，甚難合其意，然、夫人獨能順適其志，
得其歡心。
司馬光蘇主得夫人墓誌銘云: r 時祖姑猶在堂，老而性嚴。家人過堂下，履錯然
有聲，已畏獲罪。獨夫人能順適其志，祖姑見之，必說。」
夫人秉性剛毅，為一有志氣女子，以為人處貧困，應當自力更生，不能完全依賴
別人。當其嚴至蘇家之後，因蘇家極貧，生活艱困，曾有勸夫人向其母家索取錢財，
以舒貧困者，夫人當即力予拒絕。
司馬光蘇主嚮夫人墓誌銘云: r 或謂夫人曰: r 君父母非乏於財，以父母之愛，
若求之，宜無不應者，何為甘此蔬糖，獨不可以一發言乎? J 夫人曰: r 然，以強求
於父母，誠無不可，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，將若之何? J 卒不求。」
夫人以富家于金而甘受貧寒之苦，決不陷其夫於不義，婦人有此操守，實屬難能
可貴。
正因為夫人有如此堅強志節，故當明允一旦發奮努力，專志為學，不能兼顧家計
時，夫人即毅然決然「轄出服玩，當之以治生 J '以一弱女子之身，單獨肩負全家生
活重擔而不辭。此種果決勇敢作為，即令求之鬚眉，亦不易得。
司馬光蘇主♀尊夫人墓誌銘云: r 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，一且慨然謂夫人曰: r4 數學與研究第八斯
吾自視今猶可學，然家待我而生，學且廢生奈何?.B夫人曰: w'我欲言芝久矣，恩(思
)使于為因我而學者。于茍有志，以生累我可也。』即馨出服玩，聲之以治生。不數
年，遂為富家。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，卒成大儒。」
因夫人精明有才幹，故其「治生」能不數年，一變貧窮而為富有，使明尤得以專
志向學，卒成大儒。
夫人「治生 J '究「治何生 J ?今已不可考知，惟就下引東坡志林所設推測，其
可能係因經營紗穀生意而致富。
東坡志林云: r 昔我先君夫人，儡宅於眉，為紗穀行。一日二牌子懸吊陷於地，
視之，深數尺，有大蠢，覆以烏木肢。」
因文中「為沙穀行」旬，可作「經營紗穀行」或作「為經營紗穀行」解，而下文
又接釵牌子懸吊之事，以上下文加以此對，故推測其可能係因經營紗殼生意而致富。
宋承五季之後，道佛思想，瀰漫社會，明允夫婦受其影響尤為深巨。據說明允為
祈求能夠獲生貴子，曾聽從玉局觀道院卡師無礙于之言，迎請張仙畫像，懸掛家中供
奉。其後不久，果生酷愛讀書之東坡。明允因見張仙之靈驗，更對無礙于之說，深信
而不疑。
明允題張仙畫像云: r 掏嘗於天聖庚午九日至玉局觀無碟子卦肆中，見一畫像，
云張仙也，有感必應。因解玉環易之，且必露番以告。逮數年，得軾，性嗜書。乃知
真人，急於接物;而無礙于之言，不妄也。」
由於明允深迷道士之說，是以東坡入歲即被送往天慶觀北極院就讀，而拜道士
張易簡為師，並曾獲易簡及矮道士李伯祥之稱讚。
東坡志林云: r 吾入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為師，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。」
東坡眾妙堂記云: r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，常百人，予幼時亦與焉。居天慶觀
北極院，予蓋從之三年。誦居南海，一日夢至其處，見道士如平昔。」
東坡記陳太初尸解事云: r 吾入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為師，弟子幾百人，師
獨稱吾與陳太初者，眉山市井人于也。予稍長，學日進益，遂第進士制策，而太初乃
為郡小吏」。
東坡題李伯祥詩云: r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，詩格亦不甚高，往往有奇語，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5
如『夜過修竹寺，醉打老僧門。』之旬，皆可愛也 0 余幼時，嘗見而歎曰: ['此郎君
，貴人也。』不知其何以知之? J
明允不僅對道士之言，迷信如此之甚，即對佛家造像邀福之說，亦深信不疑。此
可由其妻死後，明允為其亡故家人塑造六菩薩像事看出。
明允極樂院造大菩薩記云: r 始余少年時，父母俱存，兄弟妻于備具，終日嬉避
，不知有死生之悲。自長女之夭，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，蓋年二十有四矣。其後
五年，而喪兄希白，又一年而長于死，文四年而幼姊亡，又五年而改女平。至于丁玄
之歲，先君去世，文六年而失其幼女。服未缸，而有長姊之喪。悲憂慘愴之氣，鬱積
而未散，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。唾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 o 逝將南去，
由荊楚走大梁，然後訪吳越，適燕趙，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。將去，慨然顧墳墓，追
念死者，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。於是造六菩薩並
貧座二所，蓋釋氏所謂觀音、勢至、天藏、地藏、解冤結、引路王者，置於極樂院阿
彌如來之堂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，上下所適如意，亦若余之遊於四方
而無繫云爾。」
因明允對道佛二教相信如此之深，妻受夫影響，何況婦人本鞍男子易受二教迷惑
，可以推知，夫人對此二教，自必更加崇信。
明允夫婦，對此二教，雖均崇信頗深，然比較言之，其崇信佛教似叉較道教為甚
。此可由其夫婦攻後，東坡兄弟或為塑造彩畫佛像，或為恭寫佛偈或為親作頌佛之詩，
常以此呈獻寺廟，為祈冥福，得到證明。
東坡與辯才禪師書云: r 某與舍弟某，捨緝一百疋，奉為先君霸州、!丈安縣主簿，
累贈中大夫，先吐武昌郡太君，程氏，造地藏菩薩一尊，并座及侍者二人。菩薩身之
大小如中形人，所費盡以此緝而已，若錢少即省鍾刻之工可也。造成，專求便船迎取
，欲京師寺中供養也。」
東坡四菩薩閣記云: r 長安有故藏經盒，唐明皇帝所建。其門四達入版，皆吳道
子畫。陽為菩薩，陰為天王，凡十有六軀。廣明之亂，為賊所焚。有僧忘其名，於兵
火中，拔其四版以逃。臨重不可負，又迫於賊，恐不能全，遂竅其兩版以受荷。西奔
於岐，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，版留於是，百入十年矣。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，6 歡學與研究第八期
軾歸其直而取之，以獻諸先君。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，一且以是四版為甲。治平四年
，先君沒於京師，軾自作入准， t斥於江，載是四版以歸。臨免喪，所嘗與往來浮屠人
，惟簡誦其師之旨，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。軾用其說，思先君之所
甚愛，軾之所不忍者，莫若是版，故遂以與之。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，且畫先
君像其上。軾助錢二十之一，期以明年冬，閣成。熙寧元年，十月二十六日，記。」
東坡阿彌陀佛頌云: I 錢塘圓照律師，普勸道俗歸命西方，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
。眉山蘇軾，敬捨亡母，蜀郡太君程氏遺留醬耳，命工胡錫，采畫佛像，以薦父母冥
福。」
東坡跋所書圖通偈云: I 軾遷嶺海七年，每遇私忌，齋僧供佛，多不能如舊。今
者北歸，舟行 j嚎章，彭蠢之間，遇先批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，復以阻風滯留，齋薦尤
不嚴具，、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圖通倡一篇，少伸追往之慎。行當過廬山，
以施山中有道義。」
東坡事類引詩目云: I 圓通禪院，先君舊游也。四月二十四日晚，至宿焉。明日
先君忌日也，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，以贈長老仙公，仙公撫掌笑曰: Ir昨夜夢寶
蓋飛下，著處輒出火。豈此祥乎? J 乃作是詩。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，識先君云。」
夫人由於奉佛虔誠，深受佛說影響，故特樂善好施。
司馬光蘇主講夫人墓誌銘云: I 始夫人視其家財間有餘，乃歎曰: Ir是豈所謂福
哉?不已，且愚吾子孫。』因求族姻之孤窮者，悉為據娶振業之。鄉人有急者，時亦
蝸焉。比其技，家無一年之儲。」
而其對非分之財，更絕不貪取苟得。
東坡志林云: I 音吾先君夫人做宅於眉，為紗穀行。一日二牌于懸吊，足陷於地
。‘視之，深數尺，有大薯，覆以烏木肢。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，輩有物如人咳聲，凡
一年乃已。人以為此有宿藏物，欲出也。夫人之娃之間者，聞之，欲發焉。會吾遷居
，之間遂儡此宅。掘丈餘，不見聲所在。其後，某官於岐下，所居大柳下，雪方尺，
不積雪。睛，地墳起數寸。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，欲發之。亡妻崇德君曰: Ir使吾先
姑在，必不發也。』軾愧而庄。」
、其為入仁愛慈蔥，禱下有恩，若東坡乳母任氏，于由傍母楊氏，皆因感夫人待其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7
恩深，終生不願離開蘇家他去(任氏之事，見東聽任民墓誌銘。楊氏之事，見東坡楊
氏墓誌銘〉。而其深懷慈悲之心，時以不殺生為念，常嚴禁董僕捕取鳥獸，更使一般
鳥雀亦被其大恩。
東坡記先夫人不殘鳥雀云: r 吾苦少年時，所居書室前，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，
眾鳥巢其上。武陽君，惡殺生，見畫牌僕皆不得捕取鳥獸。數年間，皆巢於低枝，其
數可俯而窺也。又有桐花鳳，四五日翔集其間。此鳥羽毛至為珍異，雖見而能馴擾，
殊不畏人。間里間見之，以為異事。此無他?不枝之誠，信於異類也。 J
夫人出身富家，其兄讀書有戚，列官於朝。夫人因深受家庭影響，故亦極愛讀書
屬文。
司馬光蘇主得夫人墓誌銘去: r 夫人喜讀書，皆識其大義。 J
又去: r 幼女有夫人之風，能屬文。 J
夫人由喜愛讀書為文 J 而又具有剛毅好善「見賢思齊 J 之本性，目睹母兄及明允
仲兄，為學皆有所成，自不願已夫及子落於人後，因此勉夫教子之志，凜然而生。是
以夫人終其一生，茹苦含莘，揭盡所能，幫助其夫、其子，努力向學，務期將來亦
能學有所成。
明允遊學四方，夫人督教東坡兄弟讀書之事，見於宋史及它書記載者頗多。尤其
夫人常引古人名節之事以策勵其子，更為世人所稱道。司馬溫公甚而以為東坡兄弟之
所以有日後之成就，蓋即基於夫人教于有方，平素對其兄弟晶勉有加所致。
宋史本傳云: r 生十年，艾淘，遊學四方，母程氏親授以書，聞古今成敗，輒能
語其要。程氏讀東漢蒞澆傳，慨然太息。軾請日: ~軾若為撓，母許之否乎? J 程氏
曰: ~汝能為謗，吾顧不能為榜母邪? J J
蘇于由東坡先生墓誌銘云: r 公生十年而先君臣遊四方，太夫人親授以書，問古
今成敗，輒能語其要。太夫人讀東漢史，至蒞澆傳，慨然太息。公侍側曰: ~某若為
撓，夫人亦許之否?日: ~汝能為榜，吾顧不能為榜母耶? J 公亦奮厲有當世志，太
夫人曰: ~吾有子矣。 J J
司馬光蘇主縛夫人墓誌銘云: r 夫人喜讀書，皆識其大義。軾轍之幼也，夫人親
教之，常或曰: ~汝讀書勿妓曹擱，正欲以書自鳴而已。』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8 教學與研究第八期
: ff"汝果能死直道，吾無戚焉。』已而，二于同年登進士第，又同登賢良方正科目。
宋興以來，唯故資政毆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，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，由夫人
素扇之也。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。」
夫人撫育子女辛苦，對二于期盼之殷，課讀之勤，為明允所目睹，知之尤為深切。
明允祭亡妻文云: I 我獨悲子，生逢百殃。有于六人，今誰在堂?惟軾與轍，僅
存不亡。咻昀撫摩，飯冠臨昏。教以學間，畏其無聞。晝夜款款，孰知于勤? J
是以當明允受夫人重託'提曉東坡兄弟東去應試之時，心情極為沈重，而東坡兄
弟亦深知母氏為己勞苦，對己期盼之殷，故亦皆願盡最大努力，爭取最高榮譽以不辜
負母氏厚望。結果，經過于辛萬古，最後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「文驚群公 J '南
宮奏捷。是時，東坡兄弟深感學已有戚，母願得償，曾不禁為之歡躍不已。
明允祭亡妻文云: I 提曉東去，出門遲遲。今往不捷，後何以歸?二于告我，母
氏勞苦。今不汲汲，奈將後悔。大寒酷熱，崎嘔在外。亦扭薦名，試于南宮。文字煒
燈，歎驚群公，二于喜躍。我知母心，非官實好，要以文稱。」
未料，當明允，獲有成果，不厚夫人所托，主房子西歸告慰夫人之時，夫人竟突然
去世。就明允父子當時處境而言，人間慘事，實無更過於此者。
明允祭亡妻文云: I 我今西歸，有以藉口。故鄉干里，期母壽考。歸來空堂，哭
不見人。傷心故物，感涕殷勤。」
明允少時，不喜讀書，其後始發憤力學，聲名大著，卒顯於世。此事見於當時文
集筆錄者亦多。
東坡事類引蘇廷評行狀云: I 軾之先人，少時，獨不學。已壯，猶不知書，公未
嘗間。或以為言，公不答。民之，曰: ff"吾見當憂其不學邪? ~前而，果自憤發力學
，平顯於世。」
東坡事類引紀年錄云: I 明允少不喜學，年二十有七，始發憤讀書。六年而大究
六經、百家之書。」
東坡事類引潛水燕談錄云: r 眉山蘇淘少不喜學，壯歲猶不知書。年二十七始發
價讀書，學進士，又學茂才，皆不中。曰: ff"此未足為吾學也。』焚其文，閉戶讀書
，五六年乃大究六經、百家書說。嘉祐初，與二于軾、轍至京師。歐陽公獻其書於朝，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9
士大夫爭持其文。二子舉進士，亦皆在高等。於是父子名動京師，而蘇氏文章，擅天
下，目其丈日三蘇。蓋掏為老蘇，軾為大蘇，轍為小蘇也。」
羅大經鶴林玉露云: r 高適五十始作詩，為少優所推，老蘇三十始讀書，為歐公
所許，功深力到，無早晚也。聖賢之學亦然，東坡詩云: r 貧家淨掃地，貧女巧梳頭
。下士晚間道，聊以拙自修。』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，接引窮鄉晚學之士。」
明允少時不知努力，後始發憤向學，即其本人亦不諱言此事。
明允送石昌言使北引云: r 昌言學進士時，吾始數歲，未學也 0 億與群見戲先君
側，昌言從旁取嘉栗峻我，家居相近，又以親戚故，甚押。昌言學進士，日有名。吾
後漸長，亦稍知讀書，學句讀，屬對聲律未成而廢;昌言聞吾廢學，雖不言，察其意
甚恨。後十餘年昌言及第，第四人，守官四方，不相聞。吾以壯大，乃能感悔，摧折
復學。」
明允第一次上歐陽內翰書云: r 淘少年不學，生二十五歲，始知讀書，從
士君子避。」
明允祭亡妻丈云: r 昔予少年，遊蕩不學。」
考明允之所以能折節改過，立志向學，除由於其自我覺悟，自動自發外，
最主要者仍係夫人在旁協助，作無言之敦勸勉勵所致。
現允祭亡妻丈云: r 昔予少年，遊蕩不學。于雖不言，耿耿不樂。我知子
，心，憂我混沒。感數折節，以至今日。嗚呼死矣，不可再得。」
而尤其當明允一旦決心改過，立志專心向學之時，夫人為免其分心，竟毅
然決然「聲出服玩，聾之以治生 J (見前所引東坡志林) ，代為主持家務，助
成其事，更使明允得到莫大鼓舞。是以明允於夫人亡故之後，感覺無限悲痛，
而有「內失良朋 J r 有過誰饒」之浩歎。
明允祭亡妻丈云: r 自子之逝，內失良朋。孤居終日，有過誰錢? J
夫人所具之德，若其幸恭和順，勤儉持家，樂善好施，仁愛慈惠，已非常
人所及，而其剛毅聰明有識，勉夫教子，使蘇氏父子，德行昭著，皆以文學名
垂後世，更屬一般女子所難為。司馬溫公論夫人之為人，以其以一女子之身，
所作所為而有如此成果，即置諸古人所稱，闡門中其行有關乎家國興衰者之林1& 教學與研究第入期
，亦無遜色。
司馬光蘇主簿夫人墓誌銘云: r 嗚呼!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，智能足以齊其家，
斯已賢矣。況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，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，非識慮高絕能如
是乎?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，其興衰無不於闇門，今於夫人盆見古人之可信也。銘曰
:貧不以污其夫之名，富不以為其于之祟。知力學可以顯其門，而直道可以榮於世。
勉夫教于，底于光大。壽不充德，福宜施於後制。」
此評淘為至當，非虛譽也。
夫人一生身歷百艱，而最傷心之事，莫過幼女據於外家，遭遇婚變，不幸早亡，因
而導致程蘇二家反親成仇事。
按夫人幼女，生有母風， (見前所引蘇主♀尊夫人墓誌銘)後厭其舅程稽之子，之
才正輔為妻。姑表結婚，親上加親，理應公婆憐惜，夫婦恩愛有加才是。未料，此女
據後不久，竟因家庭失和， r 不得志」而早死。致使兩家產生怨隙，反親為仇。從此
斷絕關係，不相往來。惟此事在三蘇著作中，已難加以考知，僅能在周密齊東野語及
東坡詩註中略見其模概。
周密齊東野語云: r 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，蓋與其
妻黨程民大不戚，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。老泉有自尤詩，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
死，其辭甚衷，則怨隙不平也久矣。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。程正輔於坡
為表弟，坡之南邊，時宰聞其先世之隙，遂以正輔為本路憲，將使之甘心焉。而正輔
反篤中外之義，相與周旋之者甚至，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概見也。」
東坡詩施注云: r 東坡母，成國夫人，程氏眉山著姓。其娃之才，字正輔，第二;
之元，字德孺，第六，即楚州、 I ;之郁，字懿叔，第七。正輔初娶東坡女(按此作「東
坡女」有誤) ，早亡。」
王文諾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云: r 詰案:成國之祖，為程仁霸，攝錄參軍。眉山
尉爭冤獄，坐逸因歸。有隱德，年九十。仁霸之子，日文應，始貴顯，官大理丞。文
應之子日稽，即某人也。濤之子日之才，字正輔，是為成國之娃，又婿血。又有之間
者，不住，之邵字懿叔，之元字德孺與正輔並貴，為監司，皆公中表兄弟。其怨隙之
事，雖由於其父渚而正輔亦傾險。數十年中，兩公與懿故、德孺中表如故，而正輔則
絕不聞間，其有宮師治命可知。後正輔在嶺南與公釋憾。公報書云: u"今吾老兄弟不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11
相從，四十二年矣。』此書作於紹聖二年乙亥。由是年逆數四十二年，是為至和元年
甲午。以合六菩薩記丁亥歲後又六年，失玄之說考之，事在皇祐五年癸巳，而計其不
相從之歲，正四十二年也。其自尤詩老泉全集不載。」
考明尤自尤詩，今已不傅，其本集僅收有「蘇氏族譜亭記」一文。文中確對其鄉
某望人大加攻擊，至害為鄉里之大盜，並列舉其罪狀，以為族人賤。
明尤蘇氏族譜亭記云: r 某人者，鄉之望人也，而大亂吾族焉。逐其兄之遺孤，
而骨肉之恩薄;取其先人之資田，則孝梯之行缺;以其妾加妻而摘庶之別混;重於聲
色，而父于雜處，讓譚不嚴也而閏門之政亂;讀財不厭，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
塞。其輿馬赫奕'足以蕩惑里巷;其官爵貨力，足以搖動府縣;其矯許修飾，足以嚴
周君于。是州里之大盜也。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放族人焉。」
叉考東坡兄弟集中，早期與程家兄弟書信往來，詩文酬眉宇並不太多，而與正甫，更是
一書一詩皆無，似蘇程二家，是時，確有極大誤會存在。直至東坡晚年南遷，始見東
i坡與正甫來往漸多。其後，不僅二人常互贈以詩，東坡甚且為撰「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l
J 一文(見前|文所 ijI) ，以寄正甫。兩家誤會，至此似已完全冰釋。
由上推考，可知蘇程二家，因親戚仇，似確有其事。若然，則夫人在喪失愛女極
度悲傷之餘，置身丈夫與母兄互為仇臨之間，實難自處，其精神所受刺激之大，其心
靈所被折磨之甚，蓋可想知。夫人突然早逝，除因其一生操持家務，積勞成疾所致外
，恐亦與其家庭遭此巨變不無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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